
□田玉莲

那用黄土堆积起的坟，变得愈来愈小

了，再后来啥也瞅不到了。她就这样，痴痴

傻傻地走一阵，回头瞧一阵。

恍恍惚惚，也不知咋着进了屋，顺便坐

在了炕沿上。闺女的小女在炕角逗花猫，见

姥姥回来，便弃了猫，拿很精灵的俊眼瞄姥

姥的脸。老人的脸既不阴又不晴亦无雨。便

问：“姥姥，死了人要哭的，姥爷没了，你

咋眼窝干干的？”

她未吭声，顺手把她拢在胸前。老伴的

死她始料未及，不知是心脏病突发还是脑溢

血，只几天的功夫，老头子就离她而去了。

她没有哭，稚嫩的外甥女，哪晓得姥姥家境

的内情？

她十五岁就嫁给了他，而他那时才十三

岁。而今都是丢了七十往八十上奔的人了。

不可思议，在他们婚后漫长的岁月里，俩人

你骂我吵，挥手舞足，勺子碰笊篱，“内

战”一直持续不止，连那逢年过节也没个消

停，总是吵吵吵，闹闹闹，摔盘砸碗，鸡犬

不安，乡邻难宁。

到如今，这场难以令人调解，费心难断

的家务纠纷，才由一方病故而告终，宁静才

属于她。

年少气盛时，俩人吵到高潮时，那语言

实在叫人寒心，真是恶毒到底。他指着她的

鼻尖：“不如和头猪过一世呢！真是在油锅

里熬！”她也不败下风：“你现在要嘎嘣死

了，我一声都不哭，涂上辣椒水都不滴眼

泪。要不，除非日头从西边出，河水倒流，

驴长角！”

他去了，她真是丝毫没掉泪。她感觉好

像从漫漫长夜，好不容易熬到天亮，熬出头

了，那罪也受到头了，有出头之日了。

他们的婚姻搅拌着封建渣滓。那时，她

的家境比较富裕，加上她长得像那原野上盛

开的鲜花。正和镇上戏班里的一个饰演花旦

的相好，很痴情。后来，那花旦赚了她的便

宜，就变了心。但她还蒙在鼓里，仍在痴心

地等待着他。当她听说那花旦已婚配时，就

气死过几回。

爹妈怕她出事，赶紧托人劝解。这空

儿，又亲自去铁匠王那里，要把闺女嫁给

他。初时，她死也不嫁，后便也就稀里糊涂

嫁了。嫁后才清楚，真是天大的错误。竟是

那么不融洽，两人之间如那急芯的鞭炮，一

触即鸣。你强我刚，没个软弱的。

起先，还想生个娃子会好一些，但有了

孩子那“火焰”也有重无轻，小家庭增不了

欢悦。俩人曾分开生活过，睡觉也分两床，

连吃饭也是你吃了我再做。就这样，依然掩

饰不了那矛盾的冲突，遮不了“战争”的阴

云。

庄稼人愚昧、封建。那些年，即使再合

不来，也没有提出离婚的。若像城里人那

样，愿离即离，想合即合，那会遭到人们的

唾弃，唾沫能把他们淹死。所以，俩人就这

样硬捆绑在一起，死受……

这会儿，像做梦一样，一切都平静了，

终止了。然而，她却感到少有的困惑。天，

不知不觉黑下来，像一块其大无比的黑布，

裹住了大地。

“姥姥，咱们困吧？天冷，我给你暖脚

好吗？”

这么一个小小的娃子，大冷的天，咋不

说让姥姥给她暖脚，反倒要给姥姥暖脚呢？

她咋会窥到姥爷姥娘之间生活的秘密和隐私

呢？这是个聪明灵俐的乖孩子！定是闺女教

给她的，她心里明白。

一股液汁，缓缓注入心房，似蜜。这

霎，才真正感到身上冷得很。近几日，尽管

穿着比较单薄，但也就这么支撑着。

乡村，两口子，冷天睡觉，一般都是女

给男暖脚，然而，她却让男人给暖脚，别看

她比男人要大几岁。

冬夜，脚一凉就往他的怀中续，取他身

上的暖。

可这阵子，那腿习惯性地伸了伸，又缩

回来。除了外甥温热的身体，旁边什么都没

有。她知道，再也没有那黑软的、微热的肚

子，供她暖足了。眼前又浮出老伴的影子，

心中顿时辛酸至极，泪，再也控制不住，像

喷泉一样涌出。

她多想再看、听到他的容貌、言笑？即

使现在他再打她，骂她一场，也会感到那么

美好，在大脑中会分泌出一种幸福。此刻，

心中平生有了愧疚，生出一种长长的思念。

72011年10月28日 星期五

范红
长 路

□高谦

梦里萦绕总想起那高亢嘹亮的夯歌，那

是一种雄性粗犷豪放的展示，那是一段让人

眷恋激动人心的乐章，尽管已经远去，但是

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当中……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出生在

鲁中地区西北部偏远农村的我，印象中谁家

建房垒墙，只要地槽挖好，下一道工序就是

填土打夯，那时的夯大都用条石做成，有的

直接用轧地的碌碡立起，四根胳膊粗的杠

子，用绳子往上横竖一绑，上端以两棍摽
紧，四周栓上六、七根引绳，夯就这样做好

了。故乡的夯是一件非常笨重的石器，重量

有二三百斤左右，再棒的小伙子，恐怕也一

人难以举起来，正因如此，用夯来砸地基才

结实平整。

记忆中故乡的夯歌，或高亢激昂或阴柔

婉约或荡气回肠，句句充满了号召力、感染

力、凝聚力，激发着大家的干劲和热情。特

别是七、八条汉子抬起石夯，一个喊起号

子，众人唱起夯歌，有应有和，协调自然，

宛如谱写一曲荡气回肠的乐章。

童年中，对夯歌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

老家翻盖新房的时候。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

秋季，家中的地槽刚刚用铁锨清好不久，表

面打上浮土准备打夯，刚上小学的我，回家

的任务就是听从妈妈安排，为帮忙的叔叔大

爷烧开水，此时家中借来的汽灯早已挂在家

中西侧的桐树上，晚饭后，已经在农业社忙

碌一天的父老乡亲们陆陆续续来到我的家

中，聚在一起有50多人，远远看去黑压压一

片，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拉着一天的收

获，有的站在树底下，有的坐在马扎上，有

的抽着旱烟，有的喝着茶水，淳朴的乡情，

浓得化不开的邻里情结，不图任何报酬的帮

忙，在静静地等待着工作的开始……只听乃

远大爷一声令下，大家陆续投入现场，那晚

三架石夯同时作业，拥挤的人群，有的说着

笑着叫着闹着场面巍然壮观。叫夯的乃远大

爷，是我们三里五村的夯手，人长得身材魁

梧不说，关键是嗓音洪亮，非常具有亲和

力。号子由他叫起来也极具有煽动性和号召

力，大家夯也打得特别卖力，夯歌他越是唱

得特别豪迈、高亢，自然不绝于耳…….我的

烧火的风箱在嘹亮的夯歌中拉得格外有力，

年逾八旬的奶奶看到这激动人心的场面感动

得眼里流出了泪水……

听那悦耳的夯歌，一声声，一句句是那

样亲切悦耳……

咿呀喂子哟，咿呀喂子哟

把这石磙哎抬起来，哎咳哎咳哟哟

个个力气大过牛啦，哎咳哎哟嗬哟

抬过头哎哟哟，砸个下窝哎咳哟哟

咿呀喂子哟，咿呀喂子哟

把这石磙哎举起来，哎咳哎咳哟哟

这些后生要用劲啦，哎咳哎哟嗬哟

不怕累哎哟哟，像个男人哎咳哟哟

咿呀喂子哟，咿呀喂子哟

把这打夯歌哎唱起来，哎咳哎咳哟哟

老少爷们一起来啦，哎咳哎哟嗬哟

真快活哎哟哟，石磙轻巧哎咳哟哟

…….

这优美激荡高亢嘹亮的夯歌宛如一首悠

扬悦耳的歌曲，唱出了乡亲们的深情厚

谊、唱出了农家人质朴豪爽，那一晚，我

清楚地记得，那晚光白开水就烧了三大缸

之多，到了最后，有的乡亲光着膀子，雄

健的肌肉，在灯光的照耀下一晃一晃，越

发显得强健有力，汗水也随着脸颊缓缓滚

落下来……那年冬天，当我住进新屋以

后，父老乡亲们的真情与嘹亮的夯歌一起

流进了我的心里。

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盖房垒墙都

用水泥构件了，地槽也直接用挖掘机操作

了，自然石夯也早已被电夯所代替，一人操

作就能完成，效率一下提高了数十倍，于是

过去的“夯歌”也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只

能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让后人去追忆

和留恋。

暖 脚

一股液汁，缓缓注入心房，似蜜。这霎，才真正感到身上冷得很。近几日，尽管穿着比较单薄，但也就这么支撑着。

冬夜，脚一凉就往他的怀中续，取他身上的暖。

可这阵子，那腿习惯性地伸了伸，又缩回来。除了外甥温热的身体，旁边什么都没有。她知道，再也没有那黑软的、微微

热的肚子，供她暖足了。眼前又浮出老伴的影子，心中顿时辛酸至极，泪，再也控制不住，像喷泉一样涌出。

□韦良秀

秋日的阳光，是天空里最爽朗纯情的

微笑。它温和而平静，不像春阳那么娇

宠，不像夏阳那样激情，也不像冬阳那般

苍凉。秋日的阳光，不再耀眼闪亮，多出

的是一份丰厚的蕴藏。

秋阳，像个淘气的孩子，春天盼着

它，夏天躲着它，可是一到秋天，谁都喜

欢它。只有秋阳来了，大地才会穿上五颜

六色的衣裳；只有秋阳来了，摇了一个夏

天的扇子才会搁浅；只有秋阳来了，银装

素裹的山川才会崭露头角。你看，红着脸

的高梁翩翩起舞，咧着嘴的玉米随风欢

唱，眯着眼的谷穗笑弯了腰。还有那苹

果，擦满霜粉白里透红，晶莹透彻的葡萄

欢聚一堂，串串山楂好似颗颗玛瑙缀满枝

头。春华秋实处处金黄，果实累累五谷丰

登，这不都是秋阳的功劳？

秋阳是成熟的，它不因青春韶华的远

去而悲伤，也不因火一样的激情流失而懊

恼，依然毫不倦怠地给大地以抚慰，给万

物生灵以温情。像个温柔的妇人，没有了

花容月貌，没有了爱的癫狂，有的是恒温

地爱，有的是真实之情。它如清澈的泉

水，走进人的眸子，静静地清洗着心灵的

田园，让人透过一脉清纯看到一个真实的

自己，让清纯的梵音在心底涓涓地流淌，

让灵魂变得更加透明纯澈，无嗔无怒。

喜欢在没风的日子，躺在草儿泛黄的

山坡上，享受秋日的阳光亲切清爽的抚

爱。那时的天，蓝得透明，四周一片寂

静，偶尔一声虫鸣或鸟叫穿过耳畔，也是

带着阳光的味道，通透而清亮。懒懒地呼

吸着被秋阳浸润过的清气，看白云在伸手

可触的天空轻移莲步，是多么安逸的享受

啊！深闭了眼睛，任阳光呼出的气息漫过

额头、鼻梁、落在唇间，那说不出的温

情，侵入体内，直让人感觉心清神怡，感

觉自己和太阳不可分割，心神合二为一的

快感。沐浴在成熟的阳光里，我感到自己

也被熏染了，思想更多了一份成熟的味

道。就算在秋阳的怀抱里熟睡，连梦都会

透射出一份清爽明丽。那斑斓的七彩，如

桃红跃动的丝线，丝丝缕缕牵引起心底深

处柔软的情愫，闪耀在金灿灿的秋光里。

尤其迷恋秋天傍晚的太阳，走在太阳

光的底下，是那么得舒适，那么得明艳。

身上感觉着秋季特有的干燥，头顶着秋季

的艳阳，很容易让人回忆起秋季时光中的

美好来。儿时，经常呼朋引伴骑着脚踏车

在秋阳下，洒落得满路笑声不断。求学

时，傍晚的秋阳暖暖地披在身上，与知心

朋友在校园的林荫道上漫步，路上满是树

叶间投下的点点光圈和两人轻轻的絮语。

感谢这深秋的暖阳，感谢岁月恩赐给

我们的这种珍贵无比的心情，无论风生水

起，暖阳好，一切都好。

秋阳弄光影

遥远的夯歌

□高仁涛

我对布鞋有着刻骨铭心的感情和难以磨

灭的印记。不单因为它曾在我人生的前半阶

段时时伴随着我，不单因为它曾经占据了我

太多美好的回忆和想念，还因为它是母亲亲

手缝制的，包含着太多太深的母爱。

母亲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在我们小的时

候，每当地里活不忙或是冬天天冷无事后，

母亲总会自己用面粉做了浆糊，然后找来一

些小块的布料，一层层地用浆糊粘在一起，

然后再用浆糊将这些粘在一起的布块粘在一

些木板上晾干，等这些布块晾干以后，母亲

就将这些布块从木板上揭下来，然后从一本

厚厚的书找出夹在里面的鞋样，这本厚厚的

书是母亲的宝藏，里面夹着母亲精心收藏的

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鞋样。找出鞋样后，母

亲就把这些鞋样放在粘在一起的布块上，用

粉笔沿着鞋样，描出鞋帮的模样，然后沿着

粉笔的痕迹小心翼翼地用剪刀剪下来，鞋帮

就做好了。等鞋帮出来后，母亲就会将鞋帮

弯成鞋子的模样，然后照着底面的大小，找

一些大人穿过的旧胶鞋，剪出鞋底，或者是

到集市上找修鞋的，让他们找一些生皮剪成

鞋底。等鞋帮和鞋底都有了，母亲就开始将

它们连一起，几层的布料加上厚厚的鞋底，

直接用缝衣针是无法将它们穿透的，于是母

亲就戴上顶针，找出锥子，先用锥子在需要

走线的地方钻一个眼，然后再通过钻出的眼

将缝衣针穿过去。这既是一个体力活，又是

一个技术活，用锥子钻的时候要使劲，用缝

衣针缝的时候要小心翼翼，既要缝得上还要

缝得漂亮。等将鞋帮和鞋底缝在一起后，整

双鞋子就完成了一大半，然后母亲就将鞋子

的前脸上绣上一些我们喜爱的图案。做好

后，母亲会再额外做一双鞋垫，使我们穿起

来感觉特别得舒服。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姊妹三人在小的时

候都是穿着母亲亲手做的布鞋长大的。那时

候，我们总是很高兴地坐在母亲的旁边，一

边看着母亲认认真真、仔仔细细、有条不紊

地做着各项工作，一边听母亲给我们讲一些

关于布鞋的故事。母亲小的时候，根本没有

卖鞋子的，她们都是穿着姥姥给她们做的布

鞋长大的，只是那时候布是很稀缺很珍贵的

物品，找一些做鞋子的布都非常不容易，也

不是每个人都能有鞋穿，因此那时候村里很

多人都是穿草鞋的。母亲曾经给我讲过她姥

姥的故事。母亲的姥姥和母亲同住一个村

庄，从母亲记事开始，母亲一直住在她姥姥

家，直到母亲十八岁那年，母亲的姥姥去

世，在母亲的记忆中，她姥姥一直没有穿过

用布做的鞋子，穿的都是用稻草或者芦花编

织的鞋子，直到去世时，才穿上一双真正意

义上的布鞋，而这双布鞋却是为死去的人特

做的那种布鞋。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当

时母亲为我们讲这件事时悲凄的模样，因此

我们在穿母亲做的布鞋时，心里都特别得激

动，感觉特别得舒服，特别得知足，特别得

满足。

现在，母亲年龄大了，已不再亲手为我

们做布鞋了，我们也很少穿布鞋了，只是每

当想起曾经穿母亲亲手做的布鞋的时光，心

里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暖流涌遍全身。

母亲做的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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